【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单继军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谭一艺  李雪丹  罗杰莲
一、采访时间

2015年5月12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新综合教学楼医务处办公室。
三、人物简介
单继军（1954.4-）男，主任中医师，教授。1974年被推荐就读于广州市第二卫生中等专业学校，197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及参加内科临床工作。恢复全国高考后，1978年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1983年毕业留校，后获硕士学位。参加临床、教学、科研各方面的工作30余年。2009年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主要从事中医内科心血管疾病研究，尤其专长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律失常和脑血管意外，对结合现代医学和先进科学技术治疗心血管疑难杂症有较深入的研究，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思想活跃，主张中医要随社会同步发展，治病手段应当兼收并蓄。曾先后到湖南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进修英语和心血管病急症治疗，1993年还被世界卫生组织选派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有关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学习。参加科研课题多项，撰写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编写《中医急诊学》、《现代中医急诊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五脏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危重急症诊病手册》等论著多本。
四、采访记录

记：单老师，您好！我们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口述校史”活动的学生记者，很高兴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我们将对您做一个简短的采访，主要想了解您在广州中医学院（今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求学生活及工作生活。为了保证采访稿撰写的质量，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将会拍摄几张照片和录音，您觉得可以吗？

述：没问题，你们从大学城校区赶过来也挺不容易的，采访的形式就由你们决定吧。

记：好的，本次采访我们将采取问答形式。通过互联网收集到与教授相关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您1974年就被推荐就读于广州市第二卫生中等专业学校，那请问当时的推荐制度是广泛地存在吗，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推荐制度？

述：当时的推荐制度是普遍存在的。我恰好在农场当知青。本来就希望能有机会学习，但是觉得希望并不大。后来有一个政策——推选工农兵学员进城读书，因此我被农场推荐去就读广州市第二卫生中等专业学校。就当时的社会而言，想求学、继续就学、报效祖国的同学有一大批，但每个工作单位才挑两三个人去读书，而我们农场当时也只挑了十几个人去就读一些中专学校，所以在当时能够有机会读书的人非常少，并不利于国家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的综合发展。

记：后来，教授您为什么放弃在广州市第二卫生中等专业学校留校任教及参加临床工作而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
述：1977年恢复高考了，凭着一股冲劲，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于是1978年我就去报考大学。因此，我便从西医方向转向了中医方向，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后都一直强调，中西医结合是国策，但是中医的力量一直都很薄弱，其市场还是受到一定限制。
记：教授您可以谈一下就读广州中医学院后的求学经历吗？

述：在学校，我是比较刻苦的，在那个年代，同学的刻苦程度要比现在的高，这并没带有什么贬义褒义，这只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因为当年读大学的机会难得，同学们求知的渴望非常强烈，不少人每天晚上都会等到课室关门才走，一大早就会来到课室学习。我是属于早出晚归的典型代表，六点钟我会准时出现在课室读英语，背诵课文，也会在黑板上默写英语，等到六点半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教室，我才去打早餐。晚上我则会吃完晚饭，然后回到教室看书直到10点甚至11点钟，所以那段时间我们都非常刻苦，间或下午我也会去图书馆看书，日子过得很充实。于我个人而言，体育活动、文娱活动我并没有怎么参加，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了，但是我也并不是死板的书呆子，我会兼顾一些班级的工作，如班级宣传出黑板报等，每天也会去麓湖湖边跑步锻炼。仍记得那时学校也经常停电，一到停电的时候每间教室书桌上就会放满一个个点着的小蜡烛，场面非常壮观，从外面的窗户往里面看去，总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油然而生，安静的烛光在闪烁着，偶尔凉风拂过，摇曳的烛光，仿佛一簇簇的火苗跃进眼里，煞是美丽。安谧而神圣的烛光氛围记载着我们的奋斗岁月，我们怀念又何止那些摇曳的烛光呢，我们更怀念心中被点燃的梦想（主任红润的脸上写满了怀念）。
记：教授请问您是否可以谈一下当时的学校整体情况如何？

述：①学生规模：我们那一级有两百多名同学，分两个大班，六个小班，一个班四十多人，两个年级才五百来人，比学校现在人少很多，全校也只开设了药学、医疗系两大专业，及一个护士班，而其他专业并未开设。②师资力量：一大批的老师都是解放前有名气的中医医生或者中医老师如邓铁涛、陶志达等人，还有一小部分是解放后培养的中青年教师，那时跟的老师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他们的特点是都很兢兢业业，对学生来说普遍都很严格，虽然老师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教学训练，但是各有千秋，都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而现在的教学方式则比较系统化、规范化。例如现在我要临床带教，则需要按要求进行，老师站在哪里，实习生站在哪里；汇报时间的时长，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是要有一定的顺序的。随着不停地进行教学观摩、比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标准，甚至包括你做的PPT，字体的大小，甚至每一行有多少个字都严格要求，以前没有这种讲究，当然多媒体也不多，有胶片投影已经很好了。③实习、工作分配：实习的话，分组以学生地域为基础，如你去潮州实习，会潮汕话的最好，学校会初步定一个实习名单，然后再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也允许同学之间互相调整，这与现在的实习分配情况差不多。而工作分配的情况是以学校分配为主，酌情兼顾个人意愿，学习成绩前20名同学留在医院，前50名的留在大学，剩下的按照籍贯优先的原则分配，同时鼓励同学们在外地发展如北京、上海、武汉等地。④硬件设施：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教学方面，一个是生活部分。从教学方面来谈，学校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教学设施，如阶梯课室，玻璃黑板，明亮的灯光，摇头式的风扇等，但是没有模拟实验室等设施，解剖楼里的解剖标本也相当少，看标本的时间因而被安排得非常紧凑，生化、组胚等实验室是简陋的。同时图书馆也在一步步地改善，原来的图书馆并没有弄好，之前曾安排在旧解剖楼上面，因为地方小，书籍册数也少，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图书馆就临时搬到了现在已经封闭不用的礼堂二楼，多年后新图书馆才建了起来。⑤食宿方面：刚进大学时我们住的是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平房，睡的是木架床，上下铺，8个人一间宿舍，也曾因宿舍暂时没建好，住进礼堂里面半年多… …而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伙食可谓百感交集，当时我读大学已经是24岁了，虽然我是带薪读书的，但是我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而且我也要为将来的婚姻家庭考虑，所以在吃的方面我比较节省，唯有周末回到家（家在广州）才补充一下营养。那时的饭堂菜式少，肉类就更少了，那时放学迟一点去饭堂，不要说肉可能连一些蔬菜也没得挑选了。饭堂的米是糙米偶尔夹杂着一些沙子，汤则是清稀的蔬菜汤，吃饭则需要用到饭票。但是生活没有想象的糟糕，学校会给贫困的同学一些生活补助，班上的同学基本可以拿到，但我因带薪学习的缘故，故没有这份补贴。

记：请问教授当时五年都是跟同一批老师教吗？有哪些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和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同窗好友？

述：虽然当时的教师并不多，但是每个老师的分工还是很明确的，讲内经的老师就讲内经，讲伤寒的老师就讲伤寒，并没有老师身兼多职，又讲内经又讲伤寒，毕竟术业有专攻嘛。当时有很多老师都对我有影响，有些老师的学习方法很好，有些老师的教学态度很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不过，印象较深的是其中一位何伯苍老师，他后来当了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讲《伤寒论》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对讲课内容非常熟悉，倒背如流，给人一种滴水不漏的感觉。何老师除了讲课好之外，对学生也十分认真负责，处处为学生着想。依然记得那时我写过一篇关于何老师的宣传稿件出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因为有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何老师并没有回家过节，而是主动要求给留校的同学补一次小课，当时同学们求知若渴，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如霖甘露，大家都很高兴，都去听何老师讲课了。我依稀记得自己写道：“屋外明月高空悬，合家团聚笑声多，屋内何老师兢兢业业授课传业，老师同学欢聚一堂胜团圆。”
（谈及到同窗好友，主任笑了笑道）我的同窗好友太多了，他们都各有特色，我们现在还时不时地聚会。其中和我非常志同道合的好友有三个，我们的雅称是“四君子“，俗称分别是老大、大二、老三和老四，因为我是带薪读书的，年纪最大，所以我是老大。读书时我们会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以及同背一些课文，尤其是《伤寒论》，当时我们四个人都会把《伤寒论》的内容全部摘抄到一个小本子上，在早上上课前或者下午吃饭前等空余时间一边散步一边背书，同时也会互相提问、切磋。到了中南五省统考（1983年组织的一次大型考试，全级学生都参加，目的是检验哪一个省中医的教学质量较好。统考的内容有温病、伤寒、中基、中药、中诊、方剂以及中医内科学等，内容非常多，知识点覆盖面非常广。），我们四君子就更努力了，因为这次考试的成绩代表着学校在中南五省的水平，所以压力大、干劲也大。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互相勉励，我们四君子在这次考试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友情是大学中一份不可缺失的瑰宝，尽管毕业后各奔东西，但心中的温情长存。）

记：学习医学类专业是非常辛苦的，那当年您是否参加一些兴趣社团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大学是否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

述：我们当时学习和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因此我格外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求知欲也特别强。有时即使在节假日，我也会留在学校里自学。兴趣社团类的没怎么参加，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了。我会拉小提琴以及吹笛子，闲暇时会玩一玩来放松身心。说到有趣的事，那可多了。清晨时，我会去麓湖边跑会儿步，拾几朵紫荆花，拿回宿舍插在瓶子里，也不失为一桩趣事。不过，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去白云山。我们当时干劲特足，骑着上山，遇到比较陡的路就推车跑着上去。爬到山顶后，大家就畅叙抒情，吟诗作对，颇有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怀。此外呢，还有一桩趣事——占位置。（笑）那时候我们一年到头都占位置，是为了能坐在前排听老师讲课，而有些情侣则是为了能待在一起说说悄悄话，因此经常占情侣位置，特别有趣。（笑）有时我们也会去看免费露天电影。周末时，学校的足球场会拉起大屏幕，我们则相继搬来小凳子，兴致盎然地看一晚上，我们那时看了很多，比如《地道战》之类的，后来出现了许多外国的优秀片子，如《叶塞尼亚》，《南斯拉夫的朋友》等。大家都格外珍惜这些来自不易的娱乐节目。

记：回首过去，母校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些遗憾？那又是什么呢？

述：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它给了我较充足的技术和知识的支撑，引领我走向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让我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通过学习中医，我懂得了许多养生与保健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说到遗憾呢，也有。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与更多的同学交流，娱乐，多感受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而不仅仅埋头苦读就好了！

记：相信您也是从学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从临床、教学等各方面的经验来看，您认为医学生该如何有效地学习？

述：对于中医的在学期间来说，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小学、初中阶段不会接受系统的中医学习，因此我们在大学期间的中医学习是需要从零开始的。并且中医是一个实践学科，必须经历大量的实践才能得出结论，对临床实践的要求更高，这就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精力与恒心。在学校时，应该着力打好基础。此外，背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许当时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这些东西的价值，认为这是死记硬背，是落后的，不符合现代的教学理念。但如今回想起来，它对后来的行医过程非常有用。在当时我们所背诵的一些药性、辩证理论等，对往后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中医来说，这是必须的。就比如我们小学的九九乘法表，如果我们没有牢牢地把它记住，那往后的算术学习也根本学不通了，这是一样的道理。对中医的见习和实习阶段来说，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见习、实习都是在省中医。每天早上来到医院就帮忙收拾打扫，（当然现在的见习和实习生已经不用做这些了）之后就询问病人，量血压等。通过询问病人，可以了解病人心中的痛苦，这既有利于了解病情，学习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有些学生很不理解，认为这些事情不应该是护士做的吗？为什么要我来做？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从小事做起，我们能得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因此在这期间，老师们都对我很满意。暑假时，我主动要求留在医院，跟着老师学习临床知识，一有什么新发现就记在本子上，打牢基础。
记：除了认真学习，好动的大学生应具备哪些品质才能把中医学好、继承好、发扬好？那又该如何培养您所说的这些品质呢？

述：品质是多方面的。首先的一点是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是我最自豪的一点。当医生其实是上帝赐予你的一个帮助他人的机会。你不用特地去做义工之类的，你天天都在帮助他人，救死扶伤。不仅是肉体上，更是在心灵上，你可以挽救一颗绝望的心。其次，医学生一定要精于医术。在面对众多突发病情时，你必须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处理措施，因此医学生一定要学好本领，不可浮躁。再者，我从医也有三十多年了，以我个人感受来说，我觉得去年是医患关系最紧张的一年，现在稍微缓和了。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医学生应该学好人文医学，包括沟通，心理学，伦理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医患关系。现在大部分的医学生都不太重视这部分的学习，认为该背的背了，该考的考了，就万事大吉了，但如何与病人沟通，用恰当的语言和态度来获取反馈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学习。

记：现在的医学发展是怎样的一个大趋势？中医学在当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了更好地发扬、创新中医，我们应该如何扬长避短，奋起直追？

述：总体来说，医学已经发展成集疾病、社会、心理等于一体的模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理论推陈发展，层出不穷。对学生来说，他们可能会越来越热衷于追求新技术，这是好的。但是，他们往往在这时忽视了与人沟通交流的理念。

在创新上，我想主要讲讲临床上。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把学的知识用在临床上。这句话看起来很平淡，但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社会对中医的要求是：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开个方把个脉，病人会提许多要求，如血压高了、白细胞增多了、结肠癌之类的应该如何治疗。西医以一种强大的渗透力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从小开始就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科技，这对传统中医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中医也会有量血压，听心率等步骤，中西医是相互结合的。但我们的医院管理体制却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理论上我们是应该坚持中医的治疗方法，而实际上加入了许多西医的治疗方法。比如，在遭遇众多突发灾难，如地震，恐怖袭击等时，在面对一个大失血的病人时，我们不可能还慢慢地为病人把脉开方，我们必须采取现代医学抢救。因此，传统中医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然而，我们的体制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划分：哪些应该用中医，哪些应该用西医，在处理疾病时，如何能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特色。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牢记中医基本理论，守住本心。当然我们也不能排斥西医，因为有些疾病是必须运用西医来治疗的。

记：作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您认为现今的中医学生的短板在哪里？应该如何克服？

述：从我对新毕业的学生以及硕士生、博士生的观察来看，我认为他们对于中医的热爱和熟悉程度都不够。现代生活节奏快，生活丰富多彩，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干扰。医学上也是个很大的干扰。国际上更新的疾病发展状况等都需要医学生们掌握。以前的老中医哪里需要掌握这些？因此对现代的中医学生来说，守住中医的本心是很难的。但即使困难也要守住，因为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否则我们应该尽早转行。同时，医学本来是个精英教育，但由于现在的大学是普及教育，为了提高入学率，医药类的大学通常以较低的分数来录取学生。再加上现今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医生的形象受损，并且中医类的专业在社会上不是热门专业，中医药类大学的名气也不及清华北大等名校，因此，国内的尖子生一般不会选择攻读医学。而国外则不同，国外的读完本科等后才能学医，是千挑百捡的，因此国外的医学是真正的精英教育，而国内则不然。

再者，由于我们现今教育模式的局限，学生们往往学不精，本领不够，分配时，由于中医药类的行业需求不大，因此就业面很窄。就业环境差，毕业生素质较低，许多人会宁愿选择当医药代表，而不是中医临床医生。这又造成了一部分的人才流失。各种因素累加起来，就逐渐造成了现今中医学生的短板。

记：教授您主张中医要随社会同步发展，那我们该如何进行？

述：同步发展有很丰富的内容。因为我从事的工作面很广，就像现在这样的医患关系就影响着我。这只是一个小侧面。更多的是人类对健康要求，和医学，和现代技术发展。就像胃镜和CT这样的现代医学技术，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技术，但是现在有了，就应该与时代同步，应该结合这些检测技术和中医一起进行诊疗。如果不结合就不能更好地进行准确的诊断，就像香港开的中医馆，要到大医院进行诊断了再来中医馆开药，这样只会阻碍着中医的发展。而且在运用这些现代技术的同时，医生们还可以更好地总结出许多规律，更加丰富中医的内涵。“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医生懂得的道理越多，医生才会越成功。所以从本质上是要充分地利用现代的技术和知识来为我（中医）所用。如果扩展开来说，还有办医形式，医院的规模，用药的方式等等，都要和现在的社会同步。但最基础的就是要结合现代的医疗技术。

记：教授您从医30多年，您可以谈谈开始从医到现在的前后变化吗？

述：这么多年来，观念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对中医的地位、它的作用机制在不断的感受在思考。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新的主张（中医要随社会同步发展）和人文医学的更深入的了解，更加懂得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也有在做医患之间的沙龙讲座和义诊、看病等等的工作。同时在思考如何能使年轻医生在对待患者的语言技巧、观念等等的有所提高。
记：医生这个职业以其他职业相比是否更忙？现在医患关系仍比较紧张，但您出门诊的评价是很高的，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述：与国家栋梁制造原子弹的废寝忘食工程师们相比，我们的工作还没有那么忙，但是和现在普遍工作来说也是“最忙”的工作之一。医学是大家公认的学无止境、对人体认知永无止境，变化日新月异需要不停地学习，不断地考试的一门学问。现在中国的人口特别多，病人也很多，政府投入却不够多，医生就承担了非常大的工作量。医生在学习时就比一般专业难、累、时间更长；出来工作之后工作量也比普通工作更大。现在医院少，医院很多都“超负荷运转”，很多医生都因为工作量太大而落下了很多疾病，年轻轻头发白了是屡见不鲜的。对很多生理、病理、中医的知识都要有很好的认知，在知识体系上比西医更丰富。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就需要好的服务、理念、流程和人文关怀。我本人的性格是比较适合做这个职业的，一直都是本着“与人为善”的理念。我也参加过医学人文关怀的培训，对自身有更好的提高。同时我看病并不会一直地看下去，我会限制病人的数量。出门诊时我一般就限定一个上午只看四十位病人，这样就能为每位病人留下足够的时间；在看病的同时，我也注重和病人的交流，就想交朋友一样。这样就避免了麻烦，也能让我的工作更加顺利和更加有效。

记：最后，感谢教授精彩耐心的回答，请问主任是否有什么寄语给予医学生或者在校生？

述：要珍惜学习机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好把握时间，打好基本功，把中医的理念树立得更加牢固，在日后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发挥自己最大的才华，能够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那就是我所希望看得到的未来。

记：请问教授怎么看待口述校史这个活动，希望您能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述：你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的，作为学校的历史，我虽然不是很了解校史，但是作为我们医院的就有院史，这个是很宝贵的，随着年代久远，很多都已经忘却尘封了，所以这个活动值得做。第二个方面，通过一些老校友的体会心得给我们一些新的启迪，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非常丰富的。需要改善的话，你们是挺重视这个活动，也是挺虚心的态度，你们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有一些提纲，整个过程就不会显得很零碎，或不会使中间环节中断，这是不错的。当然说到一个挖掘采访的深度，就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附注：照片3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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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继军教授（左）在接受学生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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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单继军教授（左二）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谭一艺、罗杰莲、李雪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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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单继军教授（坐）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罗杰莲、谭一艺、李雪丹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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